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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中的城市形象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影响之

下的产物,具有俄国现代诗歌独到的历史特质。一代象征主义诗人被悲观、神秘、理想化的情绪和

精神所浸染,通过城市诗歌向人类传达他们对世界、人类、历史、现代生活的复杂观念和对城市规

训的多元思考,他们抒写的城市形象光明与晦暗并存、希望与虚空相依,姿态时而冷眼旁观、热情

礼赞,时而消极融入、反思批判,完成了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与城市图景之间深层次的诗意构建,也
为俄国城市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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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ussiancitypoetryistheproductunderthedualinfluencesofthe
capitalistindustrialcivilizationandthesocialistrevolution.Ithastheunique
historicalcharacteristicsoftheRussiancitypoetry.ThegenerationoftheRussian
symbolistpoets,whoaregraduallyinfluencedbythepessimism,mystery,andthe
emotionandspiritsofidealizationconveytheircomplexideasabouttheworld,
humanbeings,historyandthemodernlife.What’smore,theyalsoconveythe
greatpowerofthecitydiscipline.Theyexpressthecityimages,whichareboth
lightand darkness,both hope and vanity.Sometimestheir attitudes are
unconcerned.Butsometimestheirattitudestowardthecityimagesarepraiseful.
Sometimestheyintegratepassively,butsometimestheytendtointrospectand
criticize.The Russian poetsofsymbolism havecompletedthe deep poetic
constructionbetweentheRussianpoetryofsymbolism andthecityprospect.
Meanwhile,they also have brought the profou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oftheRussiancity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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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期,“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

人”(本雅明语)波德莱尔,通过一系列城市诗歌的

书写开启了现代诗歌从美丽大自然向繁华大都市

的诗意转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成为象征主义



诗歌赖以发端的语境,它不仅创造了新的世界观、
文学观及新的诗歌表现技法,而且,在现代的城市

里,许多题材更增生了全新的意义。在俄国,象征

主义诗歌风行的时期,整个社会也正在发生吹枯

拉朽般的巨变,新兴起的现代城市成为诗人们的

寄生地,诗人面对的“现代境遇”成为诗歌创作源

泉,在现代都市社会中,俄国诗歌获得了现代意义

的新生。
城市诗歌不是简单以城市为内容或主题的诗

歌写作,它涉及到具有更深层决定因素的城市语

境和城市意识[1]。俄罗斯城市进入诗歌主题的历

史虽可追溯到18世纪中期①,但所谓的“城市诗

歌”②却是在19世纪末才蔚然成风:勃留索夫敏

感地预见到俄国现代诗歌中城市形象的独特性,
诗人的态度复杂而矛盾,既有高昂的礼赞,又有客

观的描摹;巴尔蒙特用精致的笔触吟唱着消沉的

城市之音,唯美地抒写着城市作为“恶魔”与“精
灵”的双重形象;而在勃洛克的诗中,城市好像某

种梦幻与虚假的幻影,诉说着“末世论”的思想,象
征派诗人让城市诗歌获得了独立的诗学品格、审
美趣味和社会价值。

一、俄国城市诗歌:工业文明与

社会革命的双重影响

  俄国的城市在12与13世纪之交迅速增长,
城堡、楼房和教堂的建筑规模也得到了空前的扩

大,城市的雏形显现,但城市主题在很长的时间里

并未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特别在诗歌题材的选

择上仍然是“夜莺”在主唱,真正的都会诗歌直到

19世纪末才伴随着俄国象征主义的创作出现。
本雅明指出,“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

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诗中的巴黎是一座沉陷到

海底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奇异景观 “塞纳河的

冷码头” 在波德莱尔那里留下了至深的印记。
不过,对于波德莱尔来说,“这座城市‘充溢死气的

田园诗’中最关键的是某种社会性基质,一种现代

基质”。他献给巴黎的那些诗篇具有永久魅力,这
源自于他所表达的这座大城市衰竭的观念[2]。

正如波德莱尔把新的诗歌主题带入法国抒情

诗,勃留索夫对俄国诗歌的革新首先体现在他把

新的诗歌主题带进了俄国诗坛,虽然彼得堡昏沉

的气氛抒写、涅瓦大街的肃冷、城市人的罪恶等主

题在果戈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并不新

鲜,但勃留索夫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语诗

歌中第一个“都市诗人”,却为俄国现代诗歌开启

了一扇智性之门。世纪之交的俄国,现代城市诗

歌是在工业文明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影响下发生

的,这也使得俄国象征主义城市诗歌笼罩了一层

光明与晦暗并存的色彩。
勃留索夫的城市诗歌最初是来自比利时诗人

维尔哈伦的影响,在诗人的回忆录中常常出现两

位诗人在黄昏中漫步于树林中的画面[3]。诗人也

曾深情地说,“我常怀着特殊的敬爱之情缅怀维尔

哈伦惠赐于我的友情”[4]。维尔哈伦的诗歌意境

非常优美,在其代表作《原野与城市》中,每首诗都

会呈现出一幅图画,有的描绘城市的畸形繁荣,有
的表现宁静的乡村,另外在《彷徨的乡村》《城市的

触角》《虚幻的村庄》等诗集中,诗人又表达了这样

一种转变 从对富有灵性的乡村景象逐渐消失

的痛心和抗拒到从城市中重获生命动力及对城市

文明的热情拥抱。对现代文明之集中体现的大都

市,初期维尔哈伦面对资本主义城市“触碰到了真

实的外表,但没有深入到事物掩藏的内涵中”[5],
而勃留索夫面对俄国日益雄起的大都市的态度复

杂而又矛盾,既有高昂的礼赞(如《巴黎》《人的礼

赞》等),又有客观的描摹(如《墙上》《画面》等),也
不乏因预见了巴比伦塔不幸明天而生的忧郁(如
《石匠》等)[6]。城市生活在勃留索夫笔下时而是

底层人民凄惨处境的隐现。如《女友》一诗:
三个女人,衣衫褴褛,酩酊大醉,
相互搂抱着,摇摇晃晃,蹒跚而行。
烟雾笼罩的钟楼在暮色中颤抖,
教堂塔顶的十字架,俯首低垂。
三个女人,衣衫褴褛,酩酊大醉,
唱着自己的歌,又破口骂人……
烟雾笼罩的教堂忧伤不尽,
用十字架向她们俯首低垂。[7]231

城市生活的景象 钟楼笼罩在烟雾中,暮
色朦胧,酩酊大醉、衣衫褴褛的妓女们踯躅街头,
“无所事事的马车夫”放声大笑,过往的行人躲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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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754年,罗蒙诺索夫曾写作《莫斯科》一诗,主要是颂扬莫斯科城的伟岸与高大。19世纪,普希金、巴拉丁斯基、莱蒙托夫等诗人

都创作过以“莫斯科”为主题的诗歌。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中两个重要的城市镜像 莫斯科与彼得堡,本文在微观上将以这两大城市为主题的诗歌文本为阐释对象。



着走过,忧伤的教堂、庄严的十字架也无法救赎

“她们”。全诗意象虽然简单明快,但“她们”和“十
字架”的充满张力的矛盾体却暗示出整个现代社

会的真实图景。
即使在俄国象征派诗人眼里,勃留索夫也是

一位大师。别雷曾评价道:“勃留索夫是位魔法

师。世界的深渊早已在他创作的众多形象中张口

裸露着。诗人站在城市的巅峰上,更清晰地看见

了苍穹的深邃。”[8]在《我爱这城市的高楼大厦》
中,诗人体验着面对城市时被隐藏起的某种恐惧,
并且相信其光明的开端将是善良与智慧的胜利,
城市在诗人笔下又成了涤荡现实的强心剂:

我爱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

爱它狭小的街巷,
当冬日还没有来临,
秋天已经送来了凉意几许。
我爱这一个个宽阔的广场,
四周筑起了逶迤的围墙,
在街灯尚未点亮的时刻,
羞涩的星光已镶嵌在天穹,
我爱这城市和墓园,
爱它的轰鸣和有节律的喧闹,
当我沉醉于歌声的时刻,
它那优美的和弦会令我倾倒。[7]253

勃留索夫认为,无论是高楼大厦,还是逼仄小

巷,抑或都市的“轰鸣”与“喧闹”,都是一种客观存

在,相较于乡村它是一种有序又“令人倾倒”的声

响,对城市的礼赞流淌在诗人世纪末的诗篇中,似
乎在暗中预示出不久后的革命强音的奏出,诗人

渴望通过诗歌向人类传达城市规训①的力量。
俄国“都会诗人”(鲁迅语)的另一位杰出代表

是勃洛克。社会革命的爆发同样在诗人的生命和

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吉皮乌斯的回忆,

1905年革命爆发时,勃洛克在电话里声音异常兴

奋:“要知道战争 这首先是令人高兴的”[9]26。
然而1905年革命失败后,根据吉皮乌斯的回忆,
勃洛克颓丧地坐在房间的安乐椅上,他那张已经

大名鼎鼎并深受喜爱的诗人的脸上,带有惊诧和

疲惫的印迹,还有孤独,不是那种平静的孤独,也
不是那 种 狂 暴 的 孤 独,而 是 一 种 悲 剧 性 的 孤

独[9]17。这种情绪和思想上的转变暗合了诗人从

唯美主义的《美妇人之歌》到现实神秘主义《陌生

女郎》的转向。
如果死人要装活人,
装出激情,该有多艰难!
但是应该,该挤进社会,
为仕途要隐藏骨头的嘎吱声……
活人在睡觉。死人走出棺材,
走向银行、法院和议会……
黑夜越白,怨恨便越黑,
鹅毛笔庄严地吱呀作响。[10]224

戏剧化的独白是诗人后期创作的重要艺术转

折点,此诗在充满张力的“活人”与“死人”的形象

交叠中再现的是城市生活的荒唐和无奈,彰显的

是现代城市和社会紧张又澎湃的气氛,光影迷离

的城市逐渐褪去朦胧的面纱,城市诗歌陷入了“致
命的虚空”,《死神的舞蹈》是这种虚空状态的

写照。

二、城市幻象的虚空

俄国长期的贵族制和农奴制社会体系,使文

艺活动仅限于地主、贵族阶层之中,包括列夫·托

尔斯泰等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精神上实际都是乡

村人;而都会,作为城镇生活和现代文明的象征,
它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心理因素,智慧和感情的过

分饱和,其结果必然在灯红酒绿中追求更新的刺

激。即便是描写过都会的涅克拉索夫,与都会也

始终保持着牢不可破的深层隔膜。现代城市,成
为这一时期诗歌共同的悲观主义主题,在勃留索

夫《给城市》一诗中,“城市是一个鲜活的撒旦式的

存在,‘城市 吸血鬼’是被具象化的可怕对象,
是无情和淫恶的化身”[11]。

威风凛凛俯瞰峡谷,
闪耀的灯光刺向苍穹,
工厂的烟囱如同栅栏,
坚定不移把你围拢。
……
你钢铁铸就的脉络里,
流动着煤气和自来水。
贫困在其中痛苦呻吟,
愤恨在其中屡屡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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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规训”是来自米歇尔·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的术语,它指称近代产生的运用科层制度、现代手段等规范社会行为的方式,较
之于传统的惩罚手段更为理性和自觉。在此文中意指现代诗学话语系统中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背景之下的城市规范。



……
如阴险之蛇目光奇幻!
怀着疯狂的盲目冲动,
致命的毒液毒害自己,
你把刀举在自己头顶。[12]164

随着西欧都会文明和市民运动波及俄罗斯,
都会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以往的田园文学。
这一转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鲁迅先生盛赞

的“都会诗人”勃洛克。
勃洛克,从1904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美妇

人之歌》开始,他凭借作为一个现代都会诗人引起

的瞩目,成为新诗歌运动的中心人物。诗人通过

一双梦幻的眼睛,观察都会的日常生活,并将这些

朦胧的印象象征化,他比以前的诗人更理解都会

的本质。他不仅描写,而且在所描写的事物中注

入了生气,赋之以灵魂,在他的诗歌里,幻想和现

实参差交错,营造出神奇的都会气氛。在组诗《十
字路口》中,他描绘和再现繁华的北方城市巴尔米

拉,在诗人笔下这是一个残酷的“魔鬼”城市,里面

居住的尽是沉默不语的“黑衣人”,“喝醉酒的红衣

侏儒”,还有哈哈大笑的“隐身人”,几乎都是类似

启示录中的人物。
勃洛克的第二部诗集《意外的欢乐》,也充满

了大量沉浸在都会气氛中的成熟而美妙的诗歌,
似乎他不能在某种田园气氛中思索,而只能在巴

黎的游乐场或彼得堡的列斯特兰这类地方获得

灵感。

19世纪中期的文学记忆中,彼得堡是幻象

的、魔鬼般的存在,用果戈理的话说,“一切都是不

真实的”(《涅瓦大街》),美国诗人爱伦·坡访问这

座城市时也意识到“彼得堡神话的现实观照将与

关于它的创作形成完美的‘和鸣’,居于其中的各

色人等与幽灵如幻影般飘荡”[13]。勃洛克1904—

1906年间的诗歌始终沉醉在都市中,正如评论家

所言:“他那非物质的纯音乐风格非常适宜再现彼

得堡的雾霭和幻影,这座如梦如幻的城市曾激发

果戈理、格力高利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
在勃洛克结束第一波神秘飞翔着陆之后,彼得堡

这座浪漫的城市,从此便成为他诗歌的不变场

景”[12]219。

1906—1907年间的革命失败强化了勃洛克

的失望和悲观情绪,酒馆从此成为勃洛克诗歌的

常见场景,他的诗中开始充满美酒、女人和吉普赛

歌曲,这一切的背景则是永远丧失“美妇人”幻象

之后的强烈失落和无望渴求。这一强烈无望的幻

灭感,成为勃洛克直到离世也未能走出的绝望

之境。
于是,在酒吧,在旅馆,
老太、少妇们酒杯碰撞酒杯,
彬彬有礼的午宴难以掩饰空虚无聊,
此刻熄灭了电灯。[7]340

诗人在声光酒色的生活中看到“饱食终日者”
那无望的生命,在“酒杯碰撞酒杯”的声响中却听

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声音,在“彬彬有礼的午宴”中
预见了未来的希望在“此刻熄灭了电灯”。城市寄

生生活也许会毁灭,并且不留下一点痕迹,《这一

切都已成往昔……》:
这一切都已成往昔、往昔、往昔,
日月的循环交替已经了结。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墙的下面,
在纯净而又清澈的黎明时分,
我的故土能否还给我

心灵上最初体验到的欢愉?
在复活节之夜,在涅瓦河畔,
狂风怒吼,严寒逼人,
或许会有一个乞讨的老媪

用拐棍在流冰中翻动我僵直的尸体?[7]353

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彼得堡,俄国城市在诗

人的笔下已经是一片死灰,而这城市曾经回荡着

“满含深情的春歌”(《风从远方传来》),闪耀着“远
处的霞光”和“宇宙的光辉”(《我相信圣约的太

阳》),往昔不复,来日亦不可待,勃洛克的诗歌陷

入了难以摆脱的“致命虚空”。
现代工业文明的机器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城

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它必然带来都市空间的重

新分割,勃洛克在诗歌《工厂》中揭示出的不仅仅

是“大门”内外的两种人生,更是城市繁荣背后对

人类美好性灵的摧毁:
隔院的房屋漆着黄色门窗。
每到傍晚 每到傍晚

沉默寡言的门闩就会轧轧作响,
人们鱼贯地走近大门旁。
于是,大门又紧紧地锁上,
而在墙下 而在墙下

一个人伫立不动,满脸凶光,
阴沉沉地把人员清点。
他们走进来,四面散开,
苦力们背上沉重的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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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色的门窗内传来狞笑声,
得意地把这些穷人拐骗。[7]336

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城市生活经验的异质

性、多样性、开放性为诗人提供了巨大的表现空

间,而同时,这种迥异于乡村生活的交往经验,也
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制造出众多的城

市病态:焦虑、淡漠、孤独[14]。一个多世纪以来的

现代文学经验悄无声息地见证了都市人的痛楚和

悲伤。勃洛克“站在高处”,旁观丧失自我意识的

“工人”鱼贯而入,疲惫工作,互相冷漠,如同观看

一幕幕无望的生活悲剧。
然而,有的象征派诗人则自始至终无法适应

“城市”的喧嚣,巴尔蒙特即是这样一位,作为其好

友的勃留索夫在1903年的日记中记载:巴尔蒙特

住在莫斯科时异常狂躁,抵达莫斯科不到一星期

他就开始发作。他常常无故消失、喝醉并且有一

些疯癫的行为。他有时到我这里,有时去找索洛

古勃,或者住到斯拉维扬斯克集市饭店①,他常常

受委屈,并因受到嘲笑而大哭。妻子对他的表现

感到非常恐惧[15]。诗人用精致的笔触吟唱着消

沉的低音,《我憎恨这大城市的喧嚣》:
我憎恨大城市的喧嚣,
我厌恶人群的流动,
我的精灵生活在森林中,
幽居在寂静深处。
我谛听无声无息的音乐,
那里的时辰不倦地奔跑,
从不满足,从不发怒,
那里鲜花丛丛,令人赏心悦目,
再斟满一杯清泉,喝下是为了忘却。[7]146

然而就是这个“憎恨这大城市的喧嚣”的抒情

诗人巴尔蒙特,曾用《致波德莱尔》向“都市诗人”
致敬,他的诗句或许可以作为其对城市生活与情

感爱恨交错的注脚:
波德莱尔,我始终感到你雄伟的存在,
你是我光辉的范例,亲近而又庄严,
你是恐惧的情侣,绝望和幻想的友伴。
你把女性看成理想中的恶魔,
你把恶魔看成美的精灵,
而 你 既 是 威 严 的 恶 魔,又 具 有 女 性 的

灵魂![7]165

这位“俄罗斯诗坛的帕格尼尼②”曾是波德莱

尔诗歌的俄文译者,他把波德莱尔“从严峻性入手

去审视生活,从复杂性入手去领会生活,在强度上

去感受生活,在整体上去体验生活,展现生存中的

压迫感、窒息感、紧张感、分裂感、孤独感、落魄

感”[1]的诗歌精神剥离出来,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作

为“恶魔”与“精灵”双重形象的最唯美的书写者。
俄国现代的“田园诗人”叶赛宁在《我是最后

一个乡村诗人》一诗中,表达了对宁静乡村的日渐

消亡发出痛心疾首的感叹:
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
站在落英缤纷的白桦前,
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16]114

这个“朴实、有点神色不安的男孩”,无助地徘

徊在城市的漩涡里,“他自己觉得偌大一个彼得堡

是没有他可呆的地方”[17]。

三、城市形象的变奏

随着城市诗歌的生成与发展,其所容纳的内

涵与外延渐渐脱离了象征主义诗人最初的期许,
从城市坚硬的现实中跳脱出来,进入“海市蜃楼”
般的彼岸境界,“彼得堡”的主题演变正是如此。

俄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诗歌与散文中或多

或少都触及了“彼得堡”主题。但是,如果不谈细

节,需要列出四位伟大作家的话,普希金、果戈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勃洛克是不可少的,在他们的

创作中可以找到最充分和最明晰的艺术体现,理
解在不同历史时期彼得堡的面貌,而勃洛克诗歌

中的“彼得堡”焕发出异于他人的深厚的现代力量

和光芒。
比如,关于勃洛克,有人写道:“真正地可以将

勃洛克称为涅瓦大街的诗人,…… 勃洛克是这个

贫瘠街道的第一诗人。彼得堡中,涅瓦大街的白

夜、圣彼得堡神秘的妇女、漆黑的幻影、透明的承

诺,……现在俄罗斯出现了城市的叙事诗,但是勃

洛克 是所有世界街道中最音韵铿锵的、最抒

情的街道的诗人。漫步于涅瓦大街,感受勃洛克

的抒情诗 这些没有流血的、但欺人、折磨人的

诗,你读着,停不下来”[18]。谈到勃洛克的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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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彼得堡主题没有脱离诗人创作的普遍思想

和道德问题而孤立存在。这个主题进入了诗人历

史哲学、社会和艺术世界观并与最基本的一些主

题处于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勃洛克对世界、
人类、历史、现代生活的观念鲜明地表现在他成熟

的“城市”诗中。
勃洛克的诗体小说《陌生女郎》(1906)中的景

物,不啻为“彼得堡寂静街道的投射”,所有的环

境,从壁纸上的船到剧中人物,都与当时彼得堡的

实景相似,摆弄虾的先生、戴头巾的姑娘、卖珍品

的人 这就是诗人在酒馆中所见到的人物

群像。
酒楼林立,夜幕低垂,
浑浊的热气令人窒息,
春天的缱绻使人萎靡不振,
引发了醉汉的呼喊和狂欢。
……
她帽子上的鸵鸟羽毛低垂。
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飘逸,
她蓝色的双眸深不见底,
光芒照亮了遥远的彼岸。
我的灵魂也宛若一个宝库,
探宝的钥匙只有我掌握!
你这酒醉的怪物言之有理,
我也深知“真理就在酒中藏”。[7]342

俄国象征主义诗人风格各异,但都有“寻找真

理”的共同诉求,他们在宏伟的建筑中、在阴暗的

酒楼里、还在幽闭的深巷处、雾霭般的酒杯里,透
过这些意象诗人才能抵达真理所在的彼岸。在勃

洛克的诗中,绝大多数的城市都是充满幻想的“末
世论”的形象,好像某种梦幻与虚假的幻影。彼得

堡在这里是个“奇怪和可怕”的城市,其中充满着

“黑色的小人”“醉酒的满脸通红的矮子”“隐形

人”。这些在“幻想和妄想中产生的诱惑和欺骗的

形象”,即是对日益增长的工业资本主义持消极态

度的诗人创造出的大城市形象。勃洛克信仰从黑

暗中唤起破坏作用的精神,他爱暂时荒芜的、长满

野草的城市,因为在诗人眼里,废墟背后永远蕴藏

着新的生命力,眼前的图景越模糊、越阴暗,就预

示着彼岸的未来世界越清晰、越真实。
勃留索夫城市诗歌的顶峰则是诗集《致城市

与世界》。在这部诗集中,诗人独特的调性已经形

成,这可以说是整个俄罗斯城市诗歌发展中最本

质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它预示了马雅可夫斯基

都会诗歌的诞生。勃留索夫的城市诗 “这些

新的诗节和隐喻,让勃留索夫的读者大吃一惊。
他几乎成为那一代人‘思想的主宰者’”[18]313,在
这部诗集中读者看到了新生活的预言,他们在诗

人那里找到了令人狂喜的回响。勃留索夫最钟爱

的主题,即关于人类过去和未来之思考,将肉欲之

爱当作神秘的仪式,用20年前的时髦用语来说即

“日常生活的神秘主义”,亦即将现代大都市视为

一座充满神秘和象征的森林[16]192。1900年,在到

处闪烁着“电子月亮”的城市里,高尔基也指出勃

留索夫是“披着奇形怪状的外衣,怀着一种难以捕

捉的情绪”[5]的诗人姿态神秘又忧伤地出现在众

人面前的。
维尔哈伦后期诗歌转而歌颂城市的思想启蒙

光芒和科技进步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

勃留索夫对俄国城市的态度,而勃留索夫、勃洛克

等诗人对工业文明中城市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热情

关注又感染了后象征主义的诗人们。如马雅可夫

斯基、谢维里亚宁、古米廖夫等人的诗作对城市的

未来表达了更为深邃和清醒的认识。
谢维里亚宁自称未来派诗人,在他的诗中勃

留索 夫 被 奉 为 “普 通 市 民 之 抱 负 的 理 想 化

身”[12]269,普通市民所渴望的香车、美酒、豪华餐

厅、漂亮女人赤裸裸地再现于谢维里亚宁用创造

性格律写就的流行诗歌中,为当时的诗坛带来一

股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勃留索夫也认为这位诗人

是“俄国诗歌最大的希望”[12]269,然而这颗“希望

之星”并未闪耀多久,他后期诗作的苍白无力使读

者很快便将其遗忘。
俄国象征主义之后,诗坛进入了一段自由发

展的短暂佳期,虽然有粗俗派、阿克梅派、未来派、
列夫派等等之分,但彼时许多诗人都是可以自成

一派的。在这些诗人中有一些正是第二次革命

(1917—1921)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对城市之

梦的幻想已经转变为对切切实实的“钢铁夜莺”的
赞颂,他们仍然奉行神秘主义之倾向,但他们的神

秘主义是物和词的神秘主义,而非思想和象征。
他们认为诗人并非先知和祭司,任何无节制拔高

诗人的论调都会被嘲笑,他们已经和城市的主体

民众融为一体,城市诗歌走向了歌唱劳动之

诗意和世界之美的道路。

四、结  语

在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演变中,“城市”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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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肤浅的地理概念,而是生理、心理、精神层面的

存在,诗人们抒写城市形象的姿态从最初的冷眼

旁观,到消极融入、反思批判,再到清醒面对,完成

了现代诗歌与城市图景深层交融的道路。
正如布尔加科夫在《莫斯科 时代变化的

万花筒》中所悲叹的:“这很可能是一个英雄的年

代,但也是一个萧索的年代”[19],在19世纪20世

纪之交的历史转角处,俄国象征主义诗人把对个

体、人类、俄罗斯的希望寄放于变幻莫测的城市空

间,构想出复杂矛盾的城市形象序列,意图在城市

图景的抽象中坚守俄罗斯精神中固有的“弥赛

亚”①意识,但“那一代人的最佳儿女深受绝望之

折磨,无法克服其悲观主义,要么陷入危险含混的

神秘主义,要么在激情的旋风中寻求迷醉”[10]231,
在历史的局限中艰难完成了对城市理想形象的

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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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Мессия:基督教中的“救世主”。


